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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“湿热证”的历代研究

焦振廉

（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 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０３）

摘　要：对“湿热证候”的发端及历代演变与发展进行了系统梳理，提出隋唐时期关注“湿热”与地域、气候

及体质的关系，病机病候多论“湿热成疮”。宋金元以迄明代是“湿热”理论的繁荣时期，“内伤湿热”的研究尤

其丰富。清代早期仍以“内伤湿热”为主，其后温病学派在“外感湿热”方面取得理论突破，但“内伤湿热”在病

机理论等方面仍有拓展。现代“湿热证”主要表现在慢性疾病的过程中，“湿热证”的理论、治则、治法、方药等还

很难实现规范化、标准化、客观化，阻碍了相关研究的进展。对中医古籍中关于湿热证候内容的深入、系统研究，

结合现代研究的成果，可能在慢性肝病、肾病、糖尿病等重大疾病防治方面取得突破，并形成新的湿热证候理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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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湿热证候”是中医药学最早发现并确认的疾
病证候之一，历代多有论述与实践。现代“湿热

证”更多表现在慢性疾病的过程中，由于中西医学

的理论差异，“湿热证”的理论、治则、治法、方药等

还很难实现规范化、标准化、客观化。中医古籍有

大量关于“湿热证”的内容，通过深入、系统研究，

结合现代研究的成果，有可能在慢性肝病、肾病、

糖尿病等重大疾病防治方面取得突破。兹就历代

医籍中关于“湿热证”的论述进行归纳，希望能引

起对“湿热证”理论在慢性疾病诊治方面的关注。

１　隋唐之前
“湿热”一词首见于《素问·生气通天论》，称

“因于湿，首如裹，湿热不攘，大筋跧短，小筋弛长，

跧短为拘，弛长为痿”［１］。在《素问》以外早期经典

医书中，《脉经》卷七提出“湿热相薄，则发湿

温”［２］。《伤寒杂病论》中未见“湿热”一词，但如

《伤寒论》所述“阳明病，无汗，小便不利，心中懊
"

者，身必发黄”［３］，《金匮要略·痉湿病脉证》所

述“湿家之为病，一身尽疼（一云疼烦），发热，身色

如熏黄也”［４］，《金匮要略·黄疸病脉证》所述“病

黄疸，发热烦喘，胸满口燥者，以病发时火劫其汗，

两热所得。然黄家所得，从湿得之。一身尽发热

而黄，肚热，热在里，当下之”［４］，病机之“湿热”是

显然的。《伤寒杂病论》中茵陈蒿汤、茵陈五苓散

等方在后世广泛用于湿热证候的治疗，可证其所

针对的是“湿热”病机。

２　隋唐时期
《诸病源候论》是一部专论病因病候的经典，

对“湿热”论述颇多，但所主病机则相对局限在湿

热成疮，如卷五渴利后发疮候称“渴利虽瘥，热犹

未尽，发于皮肤，皮肤先有风湿，湿热相搏，所以生

疮”［５］，卷之三十口吻疮候称“其腑脏虚，为风邪湿

热所乘，气发于脉，与津液相搏，则生疮，恒湿烂有

汁，世谓之肥疮，亦名燕口疮”［５］，卷三十五头面身

体诸疮候称“肺主气，候于皮毛，脾主肌肉，气虚则

肤腠开，为风湿所乘，内热则脾气温，脾气温则肌

肉生热也。湿热相搏，故头面身体皆生疮”［５］，卷

五十头疮候称“腑脏有热，热气上冲于头，而复有

风湿乘之，湿热相搏，折于血气而变生疮也”［５］。

《诸病源候论》内容丰富，但于湿热所涉则多属对

于于“湿热成疮”的病机讨论，可知当时医学对于

“湿热”的认识还相对局限。

《备急千金要方》提出“江南岭表，其地暑湿，

其人肌肤薄脆，腠里开疏”［６］，虽以“暑湿”名之，

“湿热”自在其中，且与地域气候有关。又称“若暑

月久坐久立湿地者，则湿热之气蒸入经络，病发必

热，四肢酸痛烦闷”［６］，虽季节仍为“暑月”，却未明

言地域，可知“湿热”与地域有关，又应不限于地

域。至于暑湿伤后见“四肢酸痛烦闷”，则已突破

“湿热生疮”的范围，可知当时对“湿热”病因病机


